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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丰的房价，跟抚州市里差不多了呢。”
程俊是江西南丰县的一名基层干部，长期与
橘农打交道的他，对南丰蜜橘产业状况熟稔
于心，“至 2017 年，全县蜜橘种植面积达 70
万亩，综合产业近 120 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超 2 万元，连续 8 年位列全省第一。农民
收入三分之二来自蜜橘产业。这些数据，都写
在蜜橘产业馆的墙上呢。”

被誉为“蜜橘之乡”的南丰，蜜橘产业确
实已经做得足够大——— 全县橘园百亩以上的
家庭农场达 1000 多家，300 亩以上的大型园
艺场 200 多家，蜜橘专业合作社 500 多家。南
丰县还有一支多达 3 万余人的蜜橘经销商队
伍，活跃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水果市场。但南
丰橘农并没有躺在已取得的成绩上睡大觉，
不少橘农安不忘忧，积极为县里出谋划策，努
力把南丰蜜橘做得更强。

王鸿兵的办公室就在南丰县鸿运果业公
司的选果车间里。记者到达公司时，王鸿兵正

在跟南昌海关驻抚州办事处的两名干部商谈
办理出口货单的事情。前几天，他刚刚去了一
趟俄罗斯，和莫斯科的客户商议让蜜橘上中
欧班列。尽管一路奔波下来，嗓子有点沙哑，
但他依然尽量大声说话，“别让机器声影响到
我们。”

鸿运果业是南丰首家走出国门的企业，
一年销售额有 9000 多万元。“多亏了县里多
年支持，企业才做到今天这么大。海关同志们
也上门服务。过去，有一些蜜橘到了口岸被发
现不达标，进退两难。如今，海关直接上门，按
照出口标准提前检查，及时解决问题，大大方
便了我们。”王鸿兵说。

上世纪 90 年代，王鸿兵带着两筐蜜橘闯
荡深圳，打出一片天地。如今，把日常经营工
作都交给女儿和女婿打理后，他自己当起了
“军师”。“在蜜橘行业里干了几十年，还是有
些积淀的。”作为市人大代表，王鸿兵提的建
议也多与蜜橘相关，“要打造南丰蜜橘的‘产
业路由器’，依靠市场大数据，由政府主导建
立南丰蜜橘的标准化生产体系，改变各自为

战的局面，南丰蜜橘才能更‘强’。”
与主攻蜜橘销售的王鸿兵不同，赵福林

则看准了蜜橘深加工。在他看来，“南丰蜜橘外
销以鲜果为主，附加值不高，对市场的抗打击
能力不强。如果赶上行情不好，大的橘农一年
甚至会亏本三四百万元。而南丰蜜橘的深加
工行业比较薄弱，相对来说，发展空间更大。”

事实上，南丰县已经开始布局蜜橘深加
工了。早在 2010 年，县里就支持赵福林建立
了蜜橘深加工企业桔花香公司。“建厂、融资、
找市场，县里都帮了不少忙。刚投产时年产值
才一二十万元；现在，公司年产值已经到了六
千多万元。下一步，希望县里继续发力深加
工，进一步帮助企业破解融资难，让企业抱团
发展。县里带头闯，我们也有信心为南丰蜜橘
的深加工做出几个大企业来。”赵福林说。

“不光是深加工行业。县里还把蜜橘产业
与旅游、商贸发展等相融合，推进蜜橘产业
‘促一接二连三’。去年，全县仅蜜橘旅游收入
就有 30 多亿元呢。”在旁的程俊插话说。

赵福林、王鸿兵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出生的，算是老橘农。而在新橘农里，也不乏有
长远眼光的。1985 年出生的韩学印，个头不高，
身体却很精悍，握手的力气很大。他的父亲韩老
细，是 2000 年时的蜜橘擂台赛的“橘王”称号获
得者。“我 18 岁就外出打工了，年轻人嘛，总还是
想出去闯一闯。”韩学印说，“回来后才发现，原来
家乡的蜜橘产业体量这么大，前景这么广阔。”

韩学印家在市山镇翠云村韩家堡村小组。
全组一百多户，至少 80 户从事蜜橘产业，“村里
有三四十个年轻人在家工作，出去打工的很
少。我们年轻人也想把蜜橘这个‘传家宝’做好传
好。”韩学印说，“我有一个发小，不到县里规定
的采摘日期就提前摘了，被我骂了一顿。如果
你不诚信，坑人家一两年，第三年就是傻子也
不会跟你做生意了。”

目前，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为南丰蜜橘
带来了新的契机。年轻人总是更容易接纳新事
物，“在县里支持下，南丰一批年轻人刚刚成立
了电商协会，我也加入了。我们希望能在互联
网上进一步打开销路，把更多的效益留给橘
农。”韩学印说。

“蜜橘之乡”南丰，那些“安不忘忧”的橘农

新华社长春 12 月 25 日电(记者陈俊、刘
硕、徐子恒)吉林省梨树县是闻名全国的产粮大
县，耕地面积达 396 万亩，每年秸秆产量可达
240 万吨。曾经，每到秋冬时节农田里秸秆烧成
一片，是威胁大气质量的主要污染源。2018 年
入冬以来，梨树却一直保持着“零火点”纪录，其
中的秘诀何在？

“零火点”，靠的不是“一禁了之”

每到秋冬季节，农民因丰收而开心，但梨树
县环保局局长王锟的心却开始悬了起来。“农民
习惯于把秸秆在地里直接烧掉，经常遍地开花，
火烧连营。2017 年有一天曾出现过 60 多个火
点。”

基层干部为了“堵住”烧秸秆费了不少周
折。四棵树乡党委书记王野说，2018 年的力度
尤其大，不仅在村屯拉横幅，向在校学生发放
“致家长的一封信”，“无死角”地宣传禁烧，还成
立了乡、村、组三级执法小组，在田间派专人管
护，日夜不停地巡逻。

梨树县副县长张武说，经过基层干部们不
懈努力，禁烧宣传确实取得了明显效果。“但秸
秆只靠‘堵’不让烧，并非长远之计，不从根本上
解决秸秆的出路问题，农民可能还会偷偷烧。”
张武说，近年来梨树坚持不懈推广科学耕作模
式，并且搭建起秸秆综合利用产业体系，秸秆逐
渐从垃圾变成了资源，这才是实现“零火点”的
根本原因。

秸秆逆袭，源自一场深刻的

种地革命

11 年前开启的一场关于耕种模式的革
命，使梨树玉米秸秆一步步实现了变废为宝
的逆袭。

作为典型的黑土地耕作区，梨树县一度
为了追求粮食高产而过度精耕细作，黑土地
因此出现严重退化，不少土地从“一两黑土二
两油”变成了“破皮黄”。

从 2007 年起，梨树县与中国科学院、中
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探
索秸秆全覆盖还田、浅旋还田、免耕播种等新
的耕种模式。这个地处东北腹地的县城，每年
都能吸引 40 多名专家和 80 多名研究生，其
中不乏武维华院士等顶级专家。从春耕一直
到秋收，黑土地里常见忙碌的“白大褂”。

“秸秆打碎之后铺在地上，或者浅旋到
15 至 17 厘米的表层土壤中，再通过免耕播
种机械栽培，采取宽窄行模式，不仅秸秆得到
了最大化利用，黑土地也得到了保护。”梨树
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说。

据林海镇农业站站长程延河等基层农技
人员介绍，秸秆还田后形成有机质，连续五年
以上土壤有机质可以增加 20% 左右，减少化
肥用量 20%。这种模式还有助于保水，秸秆
覆盖相当于增加一次 40至 50 毫米降水。在
一块对比试验田里记者看到，采取新模式种

植与传统方式种植的玉米根系深度相差可达
20至 30 厘米。

梨树县种粮大户卢伟说，前些年地里连
蚯蚓都罕见。采用覆盖还田模式以来，每平方
米达到 100 多条。“这样种地还能节约整地、
翻地等成本，每公顷能省 1500 元左右。”

王贵满大学毕业 35年来一直在梨树县从
事黑土地保护研究与实践。在他看来，小小秸
秆命运的逆袭，反映出东北耕作方式的革命，
以土地永续利用为目的的保护性耕作将逐步
取代以过度追求高产为目的的精耕细作。

目前，梨树全县推广这种新模式的面积
达 200 万亩，相当于 140 多万吨秸秆留在了
地里。梨树的探索不仅造福本地，也逐步推广
到省内外的多个粮食主产区，在东北四省区
示范推广总面积超过 1000 万亩。

农村改革越深入，秸秆出路

越丰富

由于目前秸秆还田技术还无法覆盖全部
耕地，还有大量秸秆需要找到出路。

在梨树县十家堡镇龙王庙村，龙升种植
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宇正忙着把地
里的秸秆打包成捆。从秋收结束开始，他的
10 台秸秆打包机和十多台运输车每天连轴
转，500 斤一捆的秸秆打包好之后立即送往
周边的发电厂，供不应求。

“现在合作社有 50 多户农民加入，土地

集中起来管理，从种到收大家不仅有地里的
收成，还能从捡拾打捆中赚一部分钱。”张宇
说。

在梨树县箭农生物质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的加工车间里，秸秆经过生产线压缩处理后，
变成了手指大小的秸秆燃料颗粒。公司负责
人张帅说，这种燃料燃烧效率高，污染低，每
吨出厂价可达 500 元以上。

除了捡拾打捆和燃料化利用，梨树还通
过玉米秸秆青黄储和压块饲料加工等方式，
喂饱了 40 万头牛和 35 万只羊。目前全县青
黄储秸秆转化量达到 10 万吨，年产秸秆饲料
2 万吨，过腹转化解决了牛羊吃不饱和秸秆
无处放两大难题。

根据测算，目前梨树县的 240 万吨秸秆
中，采取还田、捡拾打捆、饲料化和燃料化加
工的总量已经达到 199 . 7 万吨，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到 83 . 2%，秸秆焚烧的压力大大减
轻。

梨树县农牧局局长盛天介绍，梨树县今
年整合各类资金共 6500 多万元，专项用于推
广秸秆综合利用。

张武说，要想把秸秆综合利用推得更好更
稳，更深层的动力来自农村改革。通过土地确
权和土地流转、土地托管等改革，梨树县大部
分土地实现了规模经营，卢伟、张宇、张帅既是
农民，又是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的负责人。正是
由于政府科学引导和这些“新农人”的积极响
应，秸秆综合利用推进速度才会如此之快。

“秸秆大县”不见“火烧连营”，秘诀何在

新华社郑州 12 月 24 日电(记者张浩然)
“请把我的坟墓准备好，我要死在这里。”这是川
崎广人飞回中国、见到李卫说的第一句话。

李卫是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小刘固农场的
主人。听到这句话，她被川崎的决心感动了。

小刘固农场位于黄河滩区，附近隆起的黄
河大堤不见尽头。

今年 72 岁的川崎来自农业和渔业较为发
达的日本岩手县。目前，他在中国拥有 27 万的
微博粉丝，而在 4 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 300。
正是通过微博，不少中国人第一次听说了川崎，
并逐渐了解“堆肥”“循环农业”背后的故事。

川崎在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后留学印度
尼西亚取得硕士学位。从农业研究所辞职后，他
长期在日本一家涉农消费合作社工作。退休后，
他于 2009 年受邀在青岛农业大学工作一年。

在青岛的那一年，他吃惊地发现，中国很多
农村的家畜粪便未经处理就被撒到田里，甚至
丢弃到河沟，造成污染。此外，大量使用化肥农
药导致土壤板结，影响了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

他终于找到了发挥余热的地方，决心在中
国推广循环农业。“白求恩是为了中国的医疗，
我是为了中国的农业。”

“最初跟爱人说要来中国工作，她还以为我
不爱她了。”川崎广人笑着说。

2013 年，67 岁的他背着 30 多公斤的行李
开始在中国寻找开启循环农业梦的农场。从甘
肃一路东行，知音难觅，直到因朋友介绍来到李
卫的农场。

曾是报社记者的李卫，从父亲李敬斋手里
接过养猪场后，便试着将其转型为有机农产品
种植农场，她的投资不小却老打不开市场。

“我和川崎的想法都是做循环农业，但之前
我只知道循环，没想到深加工。但川崎让我把小
麦打成面粉、压成面条出售，把我的思路打开
了。”李卫说，按照川崎的方法施肥后，农场的小
麦长势十分喜人。

川崎愿意扎根在为他雪中送炭的农场，但由
于目前堆肥成本高、使用不便，一开始推广并没

有想象中顺利，还因生活差异遇到不少难题。
头一个就是语言。学中文时川崎已经 63

岁了。小刘固村村民李海涛笑着说：“刚来时是
冬天，有次他给了我一张纸条，写的是‘你带我
去洗澡’，我就带他去县里了，他喜欢泡澡。”

2015 年冬，一场暴雪压塌了 35 座大棚，
损失惨重。川崎发出的求助微博，帮助农场几
天时间卖出近 7 万元农产品，这些不用农药
和化肥种出来的产品得到很多好评。

因祸得福，农场经营的淘宝店的收益也
开始明显上升。曾濒临破产的农场，因为川
崎，逐渐有了起色。

但川崎知道，推广循环农业并非一朝一

夕就能成功。农场开始组织面向全国的培训，
也开始和日本的农企合作，培养年轻农人。

今年刚从河南师范大学毕业的刘炎说：
“明年我准备去日本的农企学习两年。”

而 18 岁的旦正加和 19 岁的拉毛加这两
个藏族小伙儿，正跟着川崎在堆肥厂和蔬菜
大棚学习。如今，一大早，川崎便钻进大棚，为
西红柿剪枝、整理挂绳，而他招来的年轻人则
在一旁帮忙。

时值寒冬，农场的麦田里冷风刺骨，大棚
内则温暖如春。1500 多粒来自日本的西红柿
种子“丽夏”，正在育苗盘里吸取养分，预备着
破土而出。

在河南农田守望“循环农业”的日本老人

冬日的光明村，田地平整，乡道干
净。65 岁的叶淑珍坐在一辆小四轮车
上，车厢里放着两把扫帚，准备去往下
一个清扫点。

光明村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
峡市叶盛镇，叶淑珍作为“保洁员”，每
天的任务就是庄前庄后巡查，把秸秆、
木柴、塑料袋等影响村容的各种垃圾
“关进”垃圾箱。

“以前冬天一刮风，树叶、秸秆满
路上跑，脏得很。但今年，我们每天都
要打扫，环境大不一样了。”她说。

自 2010 年被列入全国首批农村
连片环境整治示范省区以来，宁夏不
断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农村
环保实现了从“无人问”到“有人管”的
转变。然而，不同于城市各小区有专门
物业公司负责，农村环卫面临主体不
明、责任不清的问题。

叶盛镇党委副书记田永锋说，一
直以来，农村实行乡镇各自为政的传
统环卫保洁模式，主要靠组织村民当
义务工解决，但一方面不能及时清理
垃圾，另一方面也不专业，特别是在污
水处理这块。“尤其是在夏天，垃圾堆
上一段时间，臭味熏天不说，还招惹蚊
虫，容易引发传染病。”

当前，青铜峡市正在全力推进“全
域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环境卫生
作为乡村的“内在美”十分重要。为此，
青铜峡市从 2017 年开始推行农村环
卫保洁市场化运作，山东昌邑康洁环
卫集团下属康洁公司以每年 1457 . 5
万元的价格“中标”，全面负责城市建
成区之外 86 个行政村及 10 个社区的
庄点、沟渠、林地、主干道、乡道等的卫
生保洁和垃圾处理。

青铜峡市住建局环境治理办公室
主任杨进华说，通过政府花钱买服务，
由专门的保洁公司统一作业标准、统
一清运处理、统一管理规范，有效提高
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效率，同时也解
决了“干管不分”的问题，把乡镇干部
从组织带领村民整治环境、保洁卫生
的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

而政府要做的就是完善对企业的
监督考核办法。据了解，青铜峡市探索
制定了《青铜峡市农村环卫保洁市场
化运作考核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建立
市、镇、村三级督导检查机制，企业每
天自查，村组巡查，乡镇随机抽查，市
级主管部门现场调度、月度测评。同
时，村民是农村环卫最大的监管主体，
政府鼓励他们利用“智能社区”、微信
等参与日常环卫考评监督。

“监督实行闭环管理，各级监管单
位发现的问题都要一一做记录，建立
台账，督促解决，对整改情况也要抽
查。”杨进华说，中标企业每月总分是
1000 分，一旦低于 900 分，政府就要扣罚其服务费。

康洁公司目前在当地聘请了 649 人从事环卫、管理、司
机等工作，大多都是和叶淑珍年纪相仿的老年农民，他们每
月能收入 800 到 2000 元不等。

“现在垃圾基本能做到收集运输全封闭，整体环境好了
很多。一旦发现哪里有问题，一个电话就有专人来处理。”田
永锋认为，打造美丽乡村，农村环卫保洁市场化将是大趋
势。

当然，对于农村环卫保洁“怎么干好”，青铜峡市仍在探
索。比如他们正在考虑增加农村环卫投入让企业从生活垃
圾处理扩大到建筑垃圾、农业垃圾以及垃圾分类，同时，农
村生活垃圾是否需要“日产日清”也正在摸索中。

“与城市垃圾对比，农村垃圾组成和存量都不一样，夏
季自然要‘日产日清’，但其他季节可以两三天往垃圾转运站
清理一次，也能减少人力、物力投入，降低政府成本。”杨进
华说。 (记者艾福梅、谢建雯)新华社银川 12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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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广人在小刘固农场的蔬菜大棚内整理西红柿的挂绳。 新华社记者张浩然摄

村庄改社区助力乡村振兴

▲上图为 12 月 20 日拍摄的青城镇菜园村村民韩贻岗
（左）和爱人在青平社区新居客厅内；下图为 12 月 20 日拍
摄的韩贻岗（左）和爱人在旧居客厅内（拼版照片）。

2016 年起，山东省高青县青城镇将村（居）规模调整工
作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先后投入 3 亿元，建设总建筑面积 9
万平方米的青平社区。2018 年，15 个自然村的近 3000 居
民陆续搬入新型农村社区。 新华社记者朱峥摄

寒冬时节，一场降雪
覆盖了茫茫戈壁。在酒泉
市肃州区总寨镇戈壁农业
产业园里，几百个玻璃温
室里却是一派绿意盎然的
景象。百米长的温室里，各类
作物整齐分布，长势喜人。西
红柿被栽在无土栽培基质袋
中，覆着地膜的土壤里种着
一人高的人参果树……滴灌
管道贯穿田垄间，监控探头
被安在棚内各个角落，置身
其中，仿佛走进了一间科学
实验室。

“这里以前都是戈壁荒
滩。”总寨镇副镇长王伟说，
虽然戈壁光照充足，但土壤
贫瘠，水资源紧缺，地里长
不出东西来，当地不少农户
只能外出务工增加收入。

2009 年，总寨镇“扬
长避短”开始在戈壁滩上
建温室，推广无土栽培技
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现
已建成占地 4860 亩 、有
1304 座高标准日光温室
的戈壁农业产业园区。自
动卷帘、果实采收车、水肥
一体机等设备解放了农民
的双手。曾经面朝黄土背
朝天辛苦劳作的场景不复
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智能
化管理。

据介绍，酒泉市像总寨镇这样的戈壁
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共有 39 个，总面积达
5 . 5 万亩，每亩收入可达 6 万元至 8 万元。

当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加
入创业的队伍。根据《酒泉市戈壁生态农业
发展总体规划(2018 年-2022 年)》，到 2022
年酒泉市将建成戈壁设施农业 20 万亩。

戈壁变粮仓，这已不是天方夜谭。科
技正在改变这里贫瘠荒芜的旧貌，成为农
民增收致富的新“武器”。

(记者任延昕、李笑)据新华社兰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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